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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由奶奶和姥姥带大。老人轮流来

北京，逢年过节也都在这边，所以我们很少

回老家。念了初中，儿子可以自己骑自行

车上下学，老人也就结束了带娃使命，偶尔

过来一趟，大部分时间都在老家颐养天年

了。也在这一年，我发现儿子对老家一无

所知，完全没感觉，用个时髦的说法，全无

认同感。故乡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籍贯”，

填在各种表格里的抽象的地名。

对一个籍贯乡村又生在城里的孩子，

老家当然重要。我没有迂腐到要对此上纲

上线，但对一个成长中的孩子来说，老家的

确是“来龙去脉”的重要一环，瞻前方可顾

后。我希望他能及时地体验到生命的纵

深。相对于城市，相对于他现在的生活环

境，作为老家的乡村是另外一番天地，这种

差异性可以补齐他对一个世界的完整认

知。所以，从儿子念初中起，我决定每年春

节带他回老家。

他也乐意回去。偷得浮生半日闲，可

以少做功课，又看了一些新鲜景。最让他

神往的，是可以放鞭炮。男孩的天性。我

小时候，老家有句俗语，说过年的时候，闺

女要花儿要炮。花是过年要戴花。我二爷

爷生前就是做花的，手工做上大半年，到了

春节前赶一个个年集去卖。姑娘媳妇们买

了花，戴头上或者别在衣服上，一派鲜艳和

喜庆。炮就是鞭炮，没点动静男孩是过不

了年的。儿时家里没什么余钱，我就自己

五分、一毛地攒，再攥紧屈指可数的压岁

钱，过年前后去买鞭炮。买不了贵的，烟

花、二踢脚都舍不得，买那些一盘盘一挂挂

的小鞭炮。也舍不得一口气炸完，拆散开

来，一个个小鞭炮单放。埋到泥土里放，塞

在树杈间炸，“砰”一声，“砰”又一声，每天

听几个响，就可以把过年的喜悦延宕至整

个寒假。

鞭 炮 对 儿 子 的 诱 惑 ，想 必 也 无 二 致 。

老家陌生的环境，既无同学也没朋友，以及

不供暖的湿冷冬天，对他都不是个事，还没

出北京，他就开始盘算要放哪些烟花爆竹。

乡村过年没有过去热闹了。很多年轻

人进城、移民到外地，还有大年夜也守在工

作岗位上的，在街巷里游荡欢闹的孩子变

少了。我小时候，每逢过年，孩子们都成群

结队，大风一样从这条巷子刮到那条巷子，

一路鬼喊鬼叫。大人嫌弃，说我们“狼群狗

党”，烦都烦死了。现在“狼”和“狗”半天见

不着一个，奔跑在巷子里的，只有年关的冷

风了。

在家门口下了车，儿子就找爷爷奶奶

要鞭炮，堂屋没进就在院门外点起烟花。

一看就业务不熟练，大白天放烟花，效果要

打好几个折扣。但儿子不管，“刺溜”一根

钻天猴上了天，“刺溜”又一根钻天猴上了

天。第三根刚上天，隔条路的邻居家跑出

来一个白净男孩，看着比我儿子小一两岁，

直冲到儿子跟前。到跟前却又不吭声，站一

边观望。我儿子正摆弄一个二踢脚，不知该

哪头着地，比画来比画去。我和母亲聊天，

也懒得管他。那男孩憋不住了，说，要这样。

接 过 二 踢 脚 做 示 范 。 两 人 合

作，放了一个声势巨大的炮仗。

这孩子谁家的？

母亲指指隔壁，你二哥的

孙子。

我没见过。他爷爷我当然

熟悉，70 岁的老二哥，几十年的

邻居。他爸爸我也认识，小我 10 多岁，之前

我回来，碰上了他也叔长叔短地叫我。这

孩子没见过。我回来少，回到家也经常凳

子没焐热，拍屁股就走人。且都是晚上到

家，第二天一早离开，走亲戚会师友，逮着

空还要做点采访，左邻右舍都来不及见上

一面。一茬茬故乡的孩子，就在这匆匆忙

忙间长大了。唐代诗人贺知章有首《回乡

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

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我非少小离家老大才回，但长年在外，儿童

相见确是一个个都陌生的。

我就跟那男孩说，你得叫我爷爷。

在老家，我辈分高。我爷爷在世时，全

村辈分最高，族人有断不了的官司、缠不清

的纠纷，都请我爷爷来裁判。

男孩很乖顺，说，爷爷。

儿子对我突然升格很是惊异，在北京，

他的同学和小伙伴都叫我叔叔。儿子问，

那他得叫我什么？

母亲说，叫你叔。

儿 子 很 开 心 ，对 男 孩 说 ，我 是 你——

叔了？

男孩说，叔。

儿子没见过这么大的侄子。他侄子在

宗族关系复杂的村里，肯定见过不少我儿

子这么小的叔叔，但他还是陪着我儿子一

起笑了。笑完了，两个小脑袋扎到一块儿，

开始琢磨放鞭炮。

我小看了这个接头的仪式。

为了让儿子沉浸式地感受作为“籍贯”

的老家，我尽量不出门，吃过饭

就带他在街巷和野地里转悠，

告诉他经过的每一间房子的故

事，讲述我们遇到的每一位街

坊邻居的过往，提醒他查阅每

一种庄稼、蔬菜和草木的资料。

冬天的野地里，只有落光叶子

的冲天白杨和死死抱紧大地的虚弱麦苗。

我告诉儿子，它们需要一场大雪，待冰融雪

化，所有的麦苗都会像杂技演员一样挺直

刚健的腰身。注意，它们是麦苗，不是韭

菜。冬天故乡的菜园里长不出韭菜，能看

见的萧索绿意都来自蒜苗和菠菜。这菠菜

是笨菠菜、土菠菜，比我们在北京吃到的那

种灌木丛一样蓬蓬勃勃的菠菜，味道不知

道要好多少倍。

这也是吃饭睡觉之外我能见到儿子的

时间，其他时候一不小心他就溜出了院子。

除夕早上，我洗漱好，喊儿子下楼吃饭，母

亲说，出去了。

一大早去哪儿？

隔壁来找。母亲说，大清早隔壁男孩

就在我家院门外转悠，开门就问，叔呢？能

出来玩吗？母亲说，还没起呢。男孩搓着

通红的耳朵，说那我再等等。

我有点撮火，回老家前定好的计划，每

天早上儿子要读半小时英语。母亲说，新

年新章程，让他们玩会儿吧。那小孩也可

怜，整天一个人晃荡，连个玩伴都找不到。

村里的孩子的确少了。这些年村庄发

生了很多变化，房子变高变大，高低都盖起

了小楼，站我家门口往东西巷子看，家家门

外都停着辆小汽车。我觉得村里的汽车比

人还多。

门外传来鞭炮声，连响的。儿子没这

水平。果然，又一串连响之后，是两个孩子

兴奋的尖叫。

隔天我去村里超市买东西，老板娘说，

见着我儿子了，个头不小。我一愣，老板娘

说，跟他侄子一起来，一天能跑八趟，店里

鞭炮一半卖给他俩了。此后两天，只要遇

到熟人，他们就会跟我说，见到我儿子去挖

土了，去河边溜冰了，去吃烤串儿了，去看

人家打麻将了。如果他们问那是谁，隔壁

男孩就羞怯地说，这是我叔；我儿子大大咧

咧，自豪地说，他是我侄子。

回北京那天早上，收拾好行李打开院

门，隔壁男孩又来了。他清冷地站在我家

柿子树下，脚底下是他俩昨晚燃放烟花爆

竹落下的一地碎屑。

真 走 了 ，叔 ？ 男 孩 说 ，以 后 我 怎 么

找你？

儿子去兜里掏手机，我摁住了。这几

天玩野了，回去得收收心。我跟男孩说，明

年春节还回来。

儿子白我一眼，重复了我的话：明年春

节还回来。扔下行李箱，上车就关上了门。

去高铁站路上他躺坐着，拿羽绒服帽子遮

住脸，一句话不说。我也觉得摁了一下不

合适，候车时趁儿子去卫生间，给母亲打了

个电话，让母亲把儿子的手机号码转告隔

壁男孩。

起得太早，高铁启动不久我们就睡着

了。手机铃声突然炸响，把我惊醒，儿子也

迷迷糊糊摸出手机，眯缝着眼按了接听键。

叔。儿子两眼立马睁开了。我听见隔壁男

孩在电话里说：

叔 ，你 等 一 下 ，我 给 你 放 个 炮 仗 ，声

大的。

儿子看我，眼神复杂，我帮他摁了免提

键。我们等着。

砰——

声音之大，飞驰的高铁都抖了一下。

故  乡
徐则臣

良好的阅读习惯，应该从

小培养，而且可以让人终身受

益。从这个角度来看，小学生

的阅读至关重要。但毋庸置疑

的是，要养成一个良好的阅读

习 惯 ，必 须 先 从 阅 读 兴 趣 入

手。一个人如果对阅读没有兴

趣，即便是经典的作品，于他又

有什么意义？

小学生的阅读书单，或者

说小学生寒暑假的推荐阅读书

目，包括各种阅读机构、媒体的

推荐书目，我都很关注。我个

人认为，各种推荐书单，就是给

小学生配制的精神营养餐，它

与小学生在校食用的食品营养

餐殊途同归。是不是有营养、

是不是新鲜、是不是可口，各个

方 面 都 需 要 考 量 。 合 理 的 搭

配，科学的调制，对

精 神 营 养 餐 至 关

重要。

就文学作品而

言 ，无 论 面 对 小 学

生，还是成年人，最

常 见 的 阅 读 建 议

是 ：读 经 典 。 在 各

种 推 荐 书 目 里 ，经

典 是 经 常 被 推 荐

的 。 但 是 ，有 一 个

问题非常值得我们

思考：什么是经典？

尽管“经典”二字被

频繁乃至过于频繁

地使用，但“什么是

经典”的问题，却很

难有人给出令人信

服 的 答 案 。 艾 略

特、卡尔维诺、博尔

赫斯都曾对“经典”

做 出 过 独 到 的 诠

释。纵观当下，我们使用的“经

典”一词，我认为更接近博尔赫

斯的观点，“经典作品是一个民

族或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决心阅

读的书籍”。

在太原，在广州，还有许多

地方，我都遇到过一个让我尴

尬而又棘手的难题。不少小学

生向我倾诉他们的苦恼：有些

书（经典），我不喜欢，我不愿意

读，怎么办？如果是成年人，非

常容易，不喜欢不读便是，换一

本好了。小学生不行，这是作

业，是推荐书目，必须完成。我

只能循循善诱，针对他们提出

的具体的书，教他们如何去读，

怎样把无趣变为有趣。我的感

慨是：应该推荐适合小学生阅

读 的 经 典 。 这 些 经 典 应 当 可

口、有趣、好读、有味。比如说，

不喜欢安徒生，可以去读林格

伦。再比如，推荐四大名著给

小学生阅读，《西游记》就比《红

楼梦》更合适。

就经典而言，阅读是需要

门槛的。有的经典艰深，有的

经典晦涩，有的经典包含诸多

宗教文化，有的经典需要深刻

的人生和社会体验才能真正读

懂，凡此种种，不一定全部适合

孩子阅读。尤其是带有阴郁、

颓废格调的作品。经典作品，

大多年代久远，相应地就会带

来阅读上的困难，尤其是理解

上的障碍。在小学，在高中，做

讲座时，我问了同一个问题：安

徒 生 童 话 你 们 读 过 吗 ？《丑 小

鸭》都 读 过 吧 ？ 你 们 读 懂 了

吗 ？ 小 学 生 的 回 答 热 烈 而 快

乐 ：读 过 ，懂 了 。 高 中 生 则 在

“懂”的问题上集体沉默。我的

下一个问题：丑小鸭是怎样变

成天鹅的？一些学生就回答不

了。我记得，列夫·托尔斯泰曾

向高尔基感慨，初读安徒生童

话没有读懂，之后重读，才读懂

了 —— 文 豪 如 此 ，更 何 况 小

学生？

在各种阅读书

单 中 ，经 典 文 学 作

品 的 推 荐 ，应 该 选

适 合 小 学 生 阅 读

的。有趣，有味，能

调动他们的阅读兴

趣 。 我 觉 得 ，在 小

学 阶 段 ，培 养 孩 子

们的阅读兴趣至关

重 要 ，它 就 像 人 生

的第一步一样。如

果 在 这 个 阶 段 ，孩

子 们 对 阅 读 产 生

“受挫感”，那么，他

一生都会厌恶和排

斥阅读。而这种心

理 上 的 反 弹 ，我 们

未必能够察觉。毕

竟 ，阅 读 是 一 件 快

乐 的 事 ，不 要 把 阅

读当成作业布置给

孩子们。

所以，除了经典，还应该有

点别的。给小学生推荐的阅读

书 目 ，应 该 科 学 调 制 、合 理 搭

配，这样的书单不仅有营养，而

且视野更宽。比如说，文体要

齐全，小说、散文、诗歌、童话、

散文诗，每一种文体给予小读

者的审美体验都是不同的。再

比如说，中外图书所占的比例，

古今作品所占的比例，都应该

考虑，尤其应当关注新书的推

荐。有人曾说，人食五谷杂粮，

吃得越杂，营养越丰富。这话

同 样 适 用 于 给 孩 子 的 推 荐

书单。

放眼当下各种书单，有的

表面上光鲜亮丽、书卷气浓郁，

背后往往暗流涌动，可能是各

种力量和利益博弈的结果。市

场经济驱动下，有时候没法回

避。但是，书单作为孩子们的

精神营养餐，不应出现“劣币驱

逐良币”的现象。

读
书
不
妨
﹃
杂
﹄
一
点

安
武
林

洮 河 途 经 青 藏 高 原 和 黄 土 高

原，一路奔腾。两大高原互致契阔

之后，同时收住了向前扩张的脚步，

留出一条通道，让洮河顺利汇入黄

河 。 黄 洮 交 汇 ，一 青 一 黄 ，判 然 两

色，又浑然一体。

此时，两河约定，都以黄河的名

义，携手东向。在洮河扑入黄河怀

抱的最后一段旅程中，河水好似近

乡情更怯的归者，放慢脚步，在洮河

两岸漫出连片的平川地，唐汪川就

是其中之一。

两大高原夹峙的临河平地，向

来是难得的宜农之地。唐汪川的民

众自古以农为生，而所有美好的生

活 ，从 来 都 需 要 物 质 和

精神的双重加持。唐汪

川 的 人 在 种 庄 稼 之 余 ，

也于房前屋后和田畔野

地遍植杏树。先前栽植

杏 树 ，主 要 是 为 了 丰 富

生 活 ，春 天 以 杏 花 装 扮

艰 苦 枯 燥 的 农 家 生 活 ，

夏 天 给 孩 子 们 的 口 腹 添 加 一 些 滋

味。进入新时代，在有些村庄，杏树

已然升格为主要产业，经营杏果是

产业，观赏杏花也是产业。

天有时，地有灵，水有意，人有

情。每年的清明节前后，适逢城里

人休假，唐汪川的杏花也应时盛开。

甫 入 川 口 ，举 目 一 望 ，一 道 清 水 蜿

蜒 ，满 地 杏 树 错 落 ，沿 公 路 往 深 处

走，路在杏花旁，人在杏花中。往远

处看，往高处看，春日暖阳下，杏花

粉嘟嘟，白云缭绕地白，红雾隐隐地

红。在近处看，低了头看，杏花如一

树粉蝶，白质红意，春风里，白翅翩

翩，红晕扰扰。一天一地，都是杏花

在传情，都是杏花在达意。

一抹平畴，宽宽窄窄，在两山一

水间伸展，眼前忽有一片高阜孑然

凸出，近旁一条乡道于零散杏树间

渐次盘旋而上。到了制高点，却不

是山，而是大片平地。这是杏树的

独家领地，高处的杏花在盛开，低处

的杏花在盛开，高处杏树之最低枝

条，与低处杏树之最高枝条，互缠互

绕，互拥互握，如一座杏树楼台。杏

树如此，杏花也秉持着天下杏花是

一 家 的 真 性 情 ，你 中 有 我 ，我 中 有

你，一并酝酿出一方粉白世界来。

从纷繁杏花下穿过杏树林，忽

地蓝天湛湛、白云悠悠，一团清冽之

气自脚下而生。低头看，一道刀削

陡崖横在眼前，洮河紧贴着崖壁流

过，清风自下向上涌动。河对岸亦

是一抹平畴，农人借助从洮河引上

来 的 河 水 ，正 在 做 着 点 瓜 种 豆 的

农活。

杏树是极具土地性情的，正如

传统农人，眼前脚下一直要有田园

泥土护持着，一旦离开泥土，厝身精

致庭院，便有身被悬空、心被掏空之

不踏实感。而杏花亦如自小沐浴在

青天之下青山之间的纯朴女子，灿

烂而不妖冶，多情而不矫情，健康而

非泼辣，朴素自然、光华自带。

刚才攀上高阜时，已经看见山

根平地中有一棵特别的杏树。再度

返回平畴，一阵风吹过，杏树枝条迎

风 摇 曳 ，一 地 都 是 花 树 颤 颤 、花 意

朦胧。

拨开花枝，走近这棵特别的杏

树，每走近一步，都仿佛与古老历史

贴近了一步。树干疤痕累累，树皮

皲裂，数十根枝条从各个旁枝出发，

一律伸向青天。每一根枝条都是九

曲虬结、回环向上，每一根枝条上都

是花团挤挨、簇簇叠叠。枝条各自

到了最高处，又都反身回收，围拢出

一棵整体向心的繁花树冠来。

这是一棵老杏树，据说树龄已

达 130 岁 。 它 散 枝 开 叶 ，又 聚 族 而

居，仿佛一个古老的、长幼有序的大

家族。周遭都是新植杏树，枝条舒

展 ，花 团 簇 新 ，一 如 意 气 风 发 的 少

年。整片杏树林，恍若一个以血缘

情感为纽带的自洽群落，

各成员之间以老带新，以

新尊老，友善相处，情浓

意浓。

我 格 外 钟 情 眼 前 这

棵老杏树，也钟情于见到

的所有老树，根由在于：

它活过，它们活过。我对

朋友说，我曾去过东南西北无数的

村庄，在每一个陌生的村庄里，我只

要见到有老树矗立村口，心下便会

油然生出一种回家的安全感和温暖

感。在我看来，一棵老树，就是一个

村庄的黄卷青史，就是一个村庄的

道德底蕴，就是一个村庄永不衰败

的象征。

是啊，一个村庄容得了一棵老

树，就能对一个远方来人敞开蓄满

善意的心扉。

去唐汪川看杏花
马步升

集 市 上 人 来 人

往，我眼巴巴看着外

公 搬 来 一 个 油 桶 。

油 桶 下 面 挖 了 个 篮

球般大小的洞，洞中

塞 入 干 柴 ，点 上 火 。

火苗燃起来后，外公

便 在 油 桶 上 放 一 口

大锅，锅里倒上半桶

油 。 清 亮 的 菜 籽 油

渐 渐 泛 起 细 密 的 波

纹 ，待 油 面 开 始 冒

烟，外公便用一个圆

形的铁盏，舀上磨得

雪白的米浆，再在米

浆 上 铺 上 切 成 细 丝

的红薯和萝卜条，红

的 艳 ，白 的 脆 ，煞 是

好 看 。 将 铁 盏 往 烧

红 的 油 锅 里 一 沉 ，

“滋滋”的声音响起，锅里顿时冒出一大串大大

小小的金泡泡，像一群调皮的小金鱼。

外公忙活的时候，我就在油桶边上一边看

一边咽口水。这种油炸的吃食，我们那里叫“油

巴子”。外公总是把第一个炸好的给我吃。小

心地从边缘咬下，“咔嚓”一声，酥脆的外壳在齿

间碎裂，绵软的米香、红薯的甜糯和萝卜的清爽

在舌尖化开，油润而不腻，香脆而不焦。那滋味

从舌头一直滑到心里，烫得我直哈气，却舍不得

停下来。多年后，我仍然回味着那香脆，那是清

贫岁月里一场奢侈的盛宴。

后来我去城里读书、工作。一个周末，外公

要来我所在的城市。我去汽车站接他，远远看

见外公拄着根茶树棍，从公交车上艰难地挪下

来。他的背弯得更厉害了，像一张被岁月压弯

的弓。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衣，袖口磨出

了毛边。我心头一酸，忙上前去搀扶。走在街

上，我问外公想吃什么？我说我参加工作了，有

钱啦，随您挑。外公笑眯眯地看着我，用粗糙的

手掌拍拍我的胳膊，说就吃一碗面。

我带外公走进路边一家看起来不错的面

馆，点了碗最贵的三鲜面。面条雪白筋道，卧在

酱色的高汤里，上面铺着一层鲜菇、虾仁、鸡肉、

鱼肉等，葱花碧绿，还卧着一个煎得金黄的荷包

蛋，香气扑鼻。

外公坐在那里，将茶树棍小心地靠在桌腿

上，挺有仪式感地端起碗，先喝了一口汤，然后

挑起几根面条，慢慢送进嘴里，咀嚼得很慢，像

在品尝什么珍馐。他的额头渐渐渗出细密的汗

珠，顺着皱纹的沟壑流下来。我问，好吃吗？外

公放下筷子，咂巴着嘴，浑浊的眼睛里泛起点点

泪光：“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面呢！”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外公走了，油桶和铁

盏早成了废铁，连那个集市也拆掉了。许多事

都忘了，只有那油巴子和那碗面仍然留在我脑

海中，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在闻到油炸香气的瞬

间，毫无预兆地闪现出来。那时我才想起，原来

有些滋味，要用一辈子来消化。

记
忆
里
的
滋
味

曹
旭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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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的树叶簌簌摇动，地上的小草

顶破泥土冒出嫩芽，江南的春天，就这

么悄悄来了。

在南京秦淮河边住了许多年，月牙

似的小桥，蜿蜒的河水，总也带不走那

些沉淀在岁月里的流年。迎着午后的

暖阳，驱动我的“座驾”——电动轮椅出

门，春风拂面而来。我伸个懒腰，吸吮

着空气里的清甜。这座山水城林相拥

的城市，一夜之间就被晕染成了深浅不

一的绿。

面前的秦淮河，细流脉脉。古老的

城墙台阶上，青苔凝着露珠，老人们倚

着墙根晒着太阳，巷口卖花摊的木兰花

香气很浓。我的轮椅停在一棵硕大的

香 樟 树 下 ，抬 头

是纵横交错的枝

丫 ，细 碎 的 阳 光

从 缝 隙 里 漏 下

来 ，在 地 上 织 出

斑驳的网。

记得去年到

北 京 地 坛 公 园 ，

去看那面名声在外的灰色砖墙。斜光

穿过枝叶，把斑驳的墙面切割成一片晃

动的粼粼波光。我连忙举起手机拍下

——这便是人们追寻的“地坛的海”。

照片里，长椅静卧在“海”边，像一叶泊

岸的舟。史铁生笔下母亲“端着眼镜像

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的句子，忽地就

在这光影里活了过来。

此刻，我的面前也是这样一面灰色

的城墙。可我试了好几次，怎么也拍不

出那般意境的“海”。转头，瞥见树梢上

翩飞的燕子，身姿轻盈得惹人羡。这秦

淮河边的东水关，是我每日必来的打卡

地，晴日里总也待不够。九龙桥下，碧

波缓缓流淌。“秦淮胜境”的牌坊静静矗

立，仿佛藏着半部红楼的风月情长。不

知从哪儿跑来一只小黄狗，悠然地跟在

我的轮椅后面。轮子碾过青石板小径，

发出细碎的吱吱声。

从北京回到南京许久，不知为何，

总时不时想起史铁生，想起他笔下的

地坛。

喧嚣抛在身后。我刷着手机里的

短视频，AI 复原的东水关旧时光在屏

上流转。蓦然抬头，阳光下的一排排绿

树，把影子投映在砖墙上，恍惚间竟像

是站在地坛的朱红门扉前。和煦的春

风裹着史铁生笔下的沉静，拂过小草，

掠过古柏，最终落在眼前的灰砖墙上。

风过处，树影起伏，那“海面”便有了潮

汐般的律动。

站在人群的边缘，静静看着光线一

点 点 漫 过 砖 缝 。

阳光是最温柔的

笔 ，将 枝 叶 的 影

子 ，描 成 粼 粼 的

浪。这便是我的

海了——没有潮

起 潮 落 的 汹 涌 ，

只有光影在砖缝

间缓缓流淌的安宁。

猛然惊觉，这难道不是南京的海

吗？是独属于秦淮的海，是只属于我

的海！

长椅如舟，泊在“岸”边。坐下，看

风动影移，看光一点点漫过鞋面。忽

然就懂了。我在这片无声的海里，收

获了安宁。东水关不是一座静止的园

子，它是活着的，用墙、用树、用阳光，

陪着我。

起风了，吹动衣角，也吹动那片片

叶影……

秦淮的海
王   忆


